山江纯苗区口传教育考察报告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007级博士生   陈雪
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文化靠着口耳相传而代代传承，而在这传承的过程中，个体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笔者在2009年1月至2010年2月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山江镇进行了田野考察，探寻山江纯苗区的口传教育的类型与特点，以展示无文字民族的口头文化传承的独特性与意义。

一、山江纯苗区的生活世界

    （一）山江纯苗区的天地系统
山江纯苗区地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西北，凤凰县位于湖南省西部边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西南角，具体方位为东经109°18′－109°48′，北纬27°44′－28°19′。东邻泸溪县，西接贵州松桃县，南与怀化地区的麻阳苗族自治县毗邻，北与吉首市、花垣县相连，凤凰县是仅占全州面积8.12%的一个较小的山区县。凤凰县境内多山，属于中低山区，为云贵高原尾部武陵山脉的南部分支，西北高而东南低。而山江纯苗区由于地处腊尔山台地，气候非常寒冷，山江-腊尔山一带更有“凤凰的西伯利亚”之称。

山江除了种植稻米、红薯等基本农作物外，大多数人家都种了烟草。由于山多，所以，也有一些野生动植物资源，动物有野猪、野鸡、巴茅鼠等，另外，还有一些野菜及野生菌类等，如春夏及秋冬出产的枞菌，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尤以秋冬出产的深褐色枞菌为佳。

（二）山江苗区人文系统中的世俗域

湘西苗区山多地少，且土地并不肥沃，因此多以山耕为主，但山江地区由于属高原台地，因此，也有不少平地可以用来耕种，但总体上而言，土地由于山石多，地力不肥沃，因此也注重精耕细作。山江苗民日常两餐或三餐，因每个村寨的具体习惯而异。由于米少，所以也多食包谷、红薯等杂粮。山江苗民喜食各种酸菜和糯米制品。

山江苗族的村落分布一般都是依照地形而形成的自然村寨，多数以同一姓氏聚族而居。堂屋地上中间安放的龙神居住的龙穴、傩神神位等以及村寨里的各种土地庙彰显了山江纯苗区浓厚的巫傩信仰。山江妇女们（尤以中老年妇女为主）对苗族传统服饰的喜爱和山江人对苗歌等苗族传统文化的热衷更凸显了当地浓厚的苗族文化氛围。

（三）山江苗区人文系统中的神圣域

湘西属古楚国，在山江、腊尔山等纯苗区仍然保持着楚巫之风的传统，即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可以说，山江苗区人民的生活和巫傩鬼神信仰是融在一起的。当地苗民认为生活中的疾病灾祸和平安吉祥都是和一定的鬼神联系着的，有三十六堂神，七十二堂鬼之多。而不同场合举行的不同法事又有着各自不同的执行者，主要有苗老司、汉老司和道士，他们各司其职，共同营构起苗寨中的神圣空间，沟通着凡间与天上地下的鬼神、祖先，为生者趋吉避凶、祈福消灾。 

总的来说，山江地区地处偏远，独特的地理特征与生活环境使其文化、语言、习俗乃至人的性情、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方式都显得自成特点。首先，由于在地理上远离汉文化中心地区，因此，其更多地保留了原生的口语文化传统，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自我文化认同的心态。其次，在历史上特殊的被挤压与排斥的经历，导致了其以血缘、地缘为单位而抱成一团的特征。再者，这种注重血缘地缘的特征由于其口语文化传统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口语文化建立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基础上，而以血缘为基础的村寨及其在村寨中举行的节庆仪式以及在火塘、水井、土地庙等人群聚集之所构成了口语文化得以进行的时空场所，这种在村寨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口语文化交流进一步使得村寨凝聚为一个文化整体。另外，由于较少受到书面文化、印刷文化及其理性主义思维的浸染，那样一种存在于文字与印刷文化之前的感性的、巫鬼的信仰与思维表现得非常明显。

正是基于这样独特的地缘与血缘，山江苗区共同体彰显着对于其苗族传统口传文化的异常喜爱，且他们在当地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文化知识技能也基本上都来自于口传教育。

二、山江苗族口传教育存在的类型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笔者在此分析苗族的口传教育时，不作传统的传承内容与传承形式的二元划分，而是就口传教育存在的空间而言，将其分为山江苗区日常生活（世俗空间）中的口传教育与庆典仪式（神圣空间）中的口传教育两个部分进行探究。
（一）山江日常生活中的口传教育

苗族传统的口头文学主要有故事和歌谣两种形式，而无论哪种形式，都融入了关于开天辟地与山川形成、洪水滔天与兄妹结婚、战争迁徙与跋山涉水等对自然的认识与对历史的记忆；另一方面，苗族人民将反映生产劳动与季节变迁、爱情生活与婚姻习俗、战天斗地与英雄人物以及说理论断与调解纠纷等内容通过故事与歌谣来讲述与传唱。于此，山江日常生活中的口传教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1.生产生活技能和伦理道德的传承
第一，父母和长辈通过口传身授，教给孩子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知识，比如如何种植庄稼、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如何种植棉、麻、蚕桑、靛等经济作物，如何洗衣做饭、饲养牲畜、建筑屋舍，另外，女孩还要特别学习刺绣、纺纱、织布等苗族传统手工艺。

第二，除了直接的口授外，生产生活技能知识还通过一些反映生产劳动的知识性很强的童谣、谚语来进行传承。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长辈注重对晚辈进行基本的伦理道德教育，涉及到如何尊老爱幼、孝敬长辈、与人和谐相处等等方面，

2.“讲”与“听”的互动——讲故事的传承方式

由于无文字，长久以来，苗族历史文化生活的点点滴滴编都融在了一个个奇幻的神话传说和曲折动人的故事之中，在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以山江为代表的苗族聚居区都有着深厚的讲故事的传统。这不同于有文字民族的讲故事，有文字的民族有故事文本可依照，而无文字的苗族其历史文化得以流传则全靠的是一辈一辈的口口相承。因而，苗族日常生活中的口传教育在传承上的一个鲜明特点（或者说一独特的传承途径）就是讲故事，在“讲”与“听”的交互循环中，个体受到了其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与教化。神话传说如《果叟果本》等，民间机智人物故事当属《幌江山》系列故事，还有就是谜语和谜语歌。

3.苗歌——包罗万象的口头教育

苗族人人会唱歌，这绝非夸大其词，虽有高下之别，但是每个人都会唱上几句。因为作为一种重要的表情达意的方式，苗歌遍布于苗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年轻人之间的谈情说爱，庆贺生子的“打三朝”、过生日、搬新居、小孩考上大学或研究生，婚丧嫁娶的红白喜事，“四月八”、“六月六”等节庆，抑或是干活干累了，坐在田边地角或家中等等所有高兴的时候和悲伤的时候都可以以唱苗歌的方式来抒发感情。

苗剧作为苗歌的延续，通过故事情节的引入和动作场景的增加，使得苗歌在具体的情境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苗剧的内容关涉到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这对听者之教育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苗剧贴近现实生活，涉及到打工（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婚外恋这些当下生活中非常普遍的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时应该何去何从，人生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等等，苗剧都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导向作用。其中较为著名的一部苗剧就是古塘村著名歌师隆炳兴师傅写作的《让爱随风》。
（二）山江苗区仪式中的口传教育
文字的缺失使得苗族成为一个善于言说的民族，在有别于世俗空间的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等各类仪式上，苗族人民传唱着悠远的神话传说、古老的苗族历史。随着时光的推移，山江苗区的口传文化也吸收着他民族文化中的某些因素而呈现出多元色彩。所以，山江的口头文化传承体现在苗老司主持的说苗语的仪式和汉老司以及道士主持的说汉语的两大类仪式中。相较而言，苗族传统的历史文化基本上都是通过苗老司这一祭司来传承的，以苗语为仪式语言彰显苗族其原生口语文化及口传教育的特质。

由苗老司主持的祭仪仪式和苗族婚丧嫁娶的人生礼仪仪式上的口头文化传承都是以苗语为仪式语言。在这些仪式上，有些系单纯的神辞咒语以祈求主人家平安幸福的，而其中所念诵的史辞和理词却具有着丰富的教育意义，包蕴着对天地化生的认识、对人类起源的想象、对苗族历史的传诵以及一些更深层次的带有结构性意义的文化内涵。

1.人生礼仪仪式上的口传教育

（1）婚礼上苗族《婚姻礼词》的口头传承

苗家人的婚礼包涵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婚礼不仅是新婚夫妇两个人结合的庆典，也是亲朋好友和乡里乡邻欢聚的重要场合。因此，婚礼上口头唱诵的内容不仅仅针对两位新人，同时也面向参加婚礼的所有人。概括地说，山江苗区婚礼上的口头传承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代表男女双方的歌师以主人家的身份唱歌感谢亲朋好友、乡里乡邻的参加和平日里的照顾；第二，歌师以出嫁女儿的身份唱歌感谢父母生育养育之恩以及亲戚长辈从小到大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第三；歌师以女方父母的身份唱歌告诫出嫁的女儿要孝敬公婆，夫妻恩爱，尊敬长辈；第四，晚上，歌师开始转唱故事歌和谜语歌；第五，在“话说婚烟”的仪式上，歌师唱诵《婚姻礼词》。在上述几个方面中，《婚姻礼词》的唱诵是代代相传的婚礼上最重要的口传教育。

（2）葬礼上《说火把》的口头传承

《说火把》苗语称为“已烂达”（jid lanb das）,也属于人生仪礼史辞，即在丧礼上举行的“舅辈闹火把”仪式所念诵之词，是以甥舅双方请的代表以问答的形式来讲述的。如果丧母的话，就由子女的舅舅来“闹”，如果丧父的话，则请父亲的舅舅来“闹”，现在，山江苗区仍然存留着“舅权为大”的观念。
[①]
2.祭祀仪式上的口传教育

（1）椎牛仪式上《椎牛古根》的口头文化传承

在此仪式上念诵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神辞和史辞两个部分，椎牛神辞即是表达大家齐聚一块在苗老司的主持下举行这个椎牛祭祖的仪式，而在仪式第二天晚上进行的《椎牛古根》的讲述则属于苗族史诗的范畴，讲述者有的是苗老司，有的是祭祀的主人家和舅辈各自请一位能说善辩且通晓苗族历史文化的语师，苗语称为“巴将都”，届时双方所请的两位语师就会一同讲述有关天地化生、人类繁衍，苗族的迁徙与椎牛原因，以及先民如何建村立寨，开荒种田，播种五谷，创立婚嫁的习俗规约等。
[②]
（2）接龙仪式上《接龙词》的口头文化传承

“接龙”仪式在古苗语中称为“惹戎惹笮”，直译即为“喊龙喊夔”，传说是接湘西苗族的主要祖先“大戎”（即蚩尤）
[③]回来，现在也有说法是因为苗族人相信老人死后均要变成龙，可保佑子孙，如若家中发生不幸的事，定是龙出走了，所以要请两名巴狄熊将龙接回。
[④]无论怎样，“接龙”仪式的举行皆因为主人家做事感觉诸事不顺（有的更是为了求得家宅平安，家里越发兴旺），就会请苗老司来主持此仪式。

苗老司所念诵的《接龙词》尽可能详细地描述着“大戎”、“大笮”带着马、驴、水牛、肥猪、雄鸡等牲畜，带着油麻籽、紫苏粒、棉花和蚕丝、高梁和粟米，提着绫罗绸缎、金杯银碗等等回到主人家堂屋中央的龙穴居住，从此“保佑后代生财有道”，“人丁兴旺，六畜平安。”，粮食谷物丰收，家业日新等等吉祥顺意。

（3）“赎粮魂”仪式上《赎谷辞》的口头文化传承

苗家人信鬼，故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与鬼神联系起来。比如如果哪家的粮食生产遭遇损失，或者在葬礼上，舅舅替外甥家拿过火把给亡魂引过路、又拿镰刀勾过门的（据说这些都会对舅舅家的粮食生产有损害），都要请苗老司做这个仪式。此仪式的苗语称为liut nhub(有的说liot nhub)，有很多地方叫 liot nongt(或liot nongt), liut(或liot) 是“赎回”的意思，nhub（nongt）可译为“种子”。
[⑤]在进行“赎粮魂”仪式时，苗老司会念诵《赎谷辞》，这是一段记叙古代生产活动的史辞。

综上所述，山江苗族这样的一种口传教育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进行。山江苗族的口头文化传承便透露出自然天成的教化作用。因为教育对个人的作用概括起来讲，“即表现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根本要求的‘成人’和‘成才’两个方面。‘成人’，其基本含义是‘文化成人’，任何人的‘人生’一开始就是并且不断是一个‘文化成人’的动态过程”。
[⑥]因此，教育不只是让学生掌握一些现代知识技能，更需要对学生进行文化上的熏陶，而对于苗族学生而言，他们的“文化成人”更是无法离开其本民族文化的熏陶与学习的，这自然也就离不开苗族的口传教育。

三、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的特点

李亦园先生将文化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物质文化、技术文化；第二类是社群文化或伦理文化；第三类是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物质文化、社群文化及精神文化这三类文化在李亦园看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或感觉得到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可观察的部分，可以称之为“可观察的文化”。但在这些可观察的文化背后或深处却有一些不可观察的法则或逻辑存在，就像语言行为背后那样一种使得有效的语言行为得以进行的不可见的语法一样。这种不可见的语言保证了那三类可观察文化构成一个有机运转的整体。李亦园先生认为人类学家所要着力的地方不在于可观察的文化，而在于那不可观察的文化，可观察的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不过是文化的材料而已。
[⑦]
对应于文化的“可观察”与“不可观察”两个部分，以苗语为主要传承媒介的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的特点也呈现出外显与隐性的区分。
（一）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的外显特点
1.教育生活化、娱乐化与终身化。

象日常生活中的猜谜和讲故事，由于冲破了时空限制而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彼此之间的互动交流持续终身，有趣且又具教育意义，实可谓寓教于乐也。

2.注重人际关系、互动性与契入环境。

这种基于血缘共同体之上的山江苗族口传教育是契入具体的时空场域之中的，其教育是与生活世界融为一体的。

3.在对个体的评价方面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

即基于口语文化的山江苗族口传教育在对个体进行评价时不是如学校教育一般重视客观知识的掌握，而是关注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待人接物如何。

4.注重韵律节奏与文学性。

为了便于记诵，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特别注重以程式、套语及有格律的韵语来进行口头传承，而在苗歌以及四言八句等之中的唱和极具文学性。

（二）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的隐性特点

1.不可忽视的隐性部分

当我们在考察某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化时，很容易将之简化为某种可以分析引证的文本存在，比如说在考察苗族教育时，很容易将其口传教育从其生活世界、环境、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变成静态的文本；甚至将那种具有文学性与韵律的东西看做教育过程中的多余部分不予考虑。但是，如此一来，口传教育也就基本上所剩无几了。

因此，要理解口语文化及其教育自身的意义就必须跳出自己固有的观念框架，进行一种现象学还原，直面口语文化与口传教育本身。从这个层面来理解，我们就不会简单地对在每一次婚姻仪式、丧葬仪式中反反复复唱颂有关开天辟地、联姻根源、部落迁徙以及宗支发系感到不可理解，也不会忽略每一次仪式以及日常的游戏本身与其具体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从这个民族自身的宇宙观层面来理解每一次具体的口传教育活动，也要在具体的口传教育活动的环境中去理解每一活动本身的意义。

2. 《接龙词》和《赎谷辞》：一种比较分析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能指（signifiant）和所指（signifié）的概念，认为语词是语音（能指）和概念（所指）的结合。能指和所指之间是约定俗成的，同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能指来表达，比如“西红柿”和“番茄”便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人们心中有个朦朦胧胧想表达的所指时需要借助一个能指来将其表达出来，倘若一旦这样的感觉无法表达出来时，便需要借助于一些形式，而仪式便是其中的一种。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对萨满治疗难产的孕妇时所念诵的咒语的分析或许能给予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巫师咒语中对嫫巫的战斗过程的极尽详细的描绘则是通过神话虚构的方式在向难产的产妇提供着其难产的原因及现状以丰富的能指，以此让产妇完全感受萨满和嫫巫战斗的真实，使产妇产生调整至顺产的一系列生理反应，以此达到在萨满战胜嫫巫的那一刻能够顺利地生产。

我们不难发现《接龙词》和《赎谷辞》跟萨满念诵的和嫫巫战斗的咒语极其相似。在《接龙词》中，那么详细地叙述着大戎大笮“从大江大河请上来，从大潭大井接上路。……从豆菜的故土上来，从王姬的旧地上路。”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大戎大笮一路过来的情状，“右边有障侧着身子走，左边有碍斜着身子行。”，仿佛如临其境一般；而且双手提着钱财、五谷，牵着的牛马牲畜，引领的金童玉女等等详之又详地叙说。同样，在《赎谷辞》中，如何种植稻谷黍米，在每个月份所要做的具体任务（包括要防止雀鸟的啄食，野兽的糟蹋；还要卡住鹭鸶、布谷鸟、野鸡、麻雀、老鼠、野猪、老虎等动物的嘴。），稻谷生长的情态，以及如何做木仓来堆放粮食与丰收时的具体景象等，都有详尽的描绘。其实，接龙仪式和“赎粮魂”仪式的举行皆是因为家中有事不顺和粮食欠收（或预防粮食欠收）而请苗老司来做的。他们做事的不顺让他们处于一种“无语言、无名目的痛苦的包围之中，自己之所以不能抵制、把握这种痛苦，就是因为没有言词来描写它。”
[⑧]这时，苗老司的咒语神辞便可以为这种无以言说的不顺心提供丰富的能指，这样主人家便可将自己的诸多不顺心（所指）与这些能指联系起来，通过神话叙事等表达方式将心中的不顺和苦痛以苗族人民自己认可的意义方式组织起来，使主人家心中的不顺变得有意义起来，也就是达到了一种象征性地倾诉。

通过对《接龙词》和《赎谷辞》所做的结构性分析，可以发现山江苗族口传教育的隐性特点，即通过诸多神辞与史辞的唱诵传承的是山江苗族人民长久以来对于宇宙万物运行变换规律的独特理解，是他们对于世界的结构性观念。而这正是苗族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山江苗民生活在这张由其先祖编织而代代得以充实流传的意义之网中，他们在这意义之网中获得生存于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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